
口述 王广杰 采写 孙瑜

王广杰17岁到天津重型机械厂

（以下简称天重）当工人，其后二十五

年，他逐步成长、日渐成熟。天重也

是他文学梦想的起点，在这里，他结

识了著名作家蒋子龙，并深受其影

响。退休后，王广杰创立了“五子天

地”文学创作社，开设公众号，出版了

散文集《通红的炉火》。他说：“天重

是我的精神原乡，是我一生学不尽的

学校。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留下我们

那个年代的印记，让后人了解我们曾

经火热诚挚的岁月。”

初中毕业进工厂

高高兴兴照张相

我生于1953年，小时候家住河北
区黄纬路与二马路交口附近。父亲
常年在北京工作，母亲是制鞋厂工
人，家里六个孩子，我排行老五，生活
并不宽裕。1970年，我初中毕业，分
配到天重当学徒工。

迈进厂门，眼前一片开阔。按当
时我的感觉，这也太大了，单用两条
腿走，三天转不过来！厂区布满铁
道，后来我才知道，厂里竟有三列火
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

运产品，没有火车根本拉不动！“重”
这个字，被火车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被分配到铸钢车间清整工段
氧化皮组。车间里，通红的百吨钢
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之下好似面团，
被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车间里一
片通红，离机器很远，也能感觉到那
股灼热。我心里略微有些害怕：吊着
钢件的天车在头顶上来回经过，地面
也不是很平整，还堆放着许多氧气
瓶，得绕着走，生怕摔倒、砸伤。

突然来了几个年轻人，师傅们都
很兴奋。组长让一位师傅带着我们
去仓库领劳保用品——白色帆布工
作服、鹿皮大头鞋。我们穿上工作服
之后，拍了一张纪念照，表明我们已
经是炼钢工人了，非常神气。

氧化皮组，主要任务是对毛坯件
做加热处理。透过黑色防护镜，望着

加热炉里通红的火焰，里面的钢件慢
慢由暗变红。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明
白了一个道理，经过热处理的钢件，
能提高硬度、强度、韧性和耐磨性。

组长给我安排了一位师傅，进行
一对一指导。技术人员每天给我们
讲课，我逐渐掌握了正火、退火、回
火、淬火等基础知识。为了能尽快提
高工作效率，我还主动到天津市图书
馆查资料，了解热处理的科学知识。

负责采购煤炭

出差发了高烧

天津市于1958年配套建设大型
铸锻中心，1970年成功制造出6000吨
水压机，从而改名为天津重型机械
厂，成为我国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之
一，最辉煌时有上万名职工，固定资
产总值在天津名列前茅。当年天津
有四家领头企业——天津重型机械
厂、天津拖拉机厂、天津内燃机厂、天
津动力机厂，并称“四大天”。

我进厂时，正赶上制造6000吨水
压机，当时被称为“七零工程”，从设
计到投产用了13个月。6000吨水压
机高22米，长43米，宽10米，本机重
1400吨，操纵系统重300吨，共有1.7
万个零件，可以锻造75吨重的大钢

锭。安装调试时，工程师和工人们连
轴转，用了三天三夜。

伴随着该项工程竣工，我所在的
铸钢车间也发生了变化——扩建为
四个车间：铸钢车间、炼钢车间、铸铁
车间和木型车间，人数从原来的四五
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后来，我们清
整工段的新厂房也建好了，氧化皮组
被分成两个小组，一个热处理组，一
个入库组。我被调到入库组当组长。

1978年，我被调到供应科仓库，
一干十年，当上了库长。上万种原材
料，占用资金几千万元，二十多名库
管人员，让我着实磨炼了一把，掌握
了物资管理、账务管理等业务。

上世纪80年代，铁路运力紧张，
煤炭供应不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
产经营。假如没有煤，天重6000吨水
压机的钢锭就不能加热。1987年，我
被调到供应科外勤组，担任煤炭业务
采购员，利用各种渠道关系，保证火
车货运车皮计划的落实。

记得 1989 年春节，厂里煤炭告
急。刚过了正月初五，我就去往山西
大同矿务局，必须让矿上发运组帮
忙，多给安排几车皮发运计划。

那时的交通条件和现在没法比，
火车上人满为患，站一路是外勤业务
人员的基本功。到达目的地后，我住
进招待所，正值假期，街上没有一家
饭馆开业，只能靠从天津带来的烧饼
咸菜充饥。

大同矿务局十三矿煤矿发运调
度四班倒，我连跑了四天，早晨起来
奔矿上，天黑了才回招待所。公交车
上很冷，有的车窗玻璃还掉了、碎了，
大风刮到车厢里，冻得人瑟瑟发抖。
也不知怎么搞的，有一天从矿上回到
招待所，我突然上吐下泻，发起高

烧。拨通前台电话求助，招待所主任知
道后问我，要不要给我妻子打个长途电
话？我琢磨，妻子一个人又带孩子又上
班，够不易的了，不可能让她跑大同来
啊！而且她要是看到我跑业务这么辛
苦，更放心不下了。于是我说：“谢谢，
不用了。”

可是我一个人出差办事，输液时没
人照顾也不行。我老舅母家在大同，我
到大同后，就和她联系上了。那时没有
电话，招待所主任按我说的地址，费尽
周折把我老舅母接来了。多亏老舅母
照顾，我的身体才得以康复。

应该说，那是我个人在天重最苦、
最累、最难的日子，也是我成长最快的
日子。后来我离开天重到其他企业工
作、应聘为职业经理，都能游刃有余，多
亏曾在大型国有企业磨炼过、摔打过。

满怀激情写首诗

结识作家蒋子龙

当年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回想起
来，跟传说似的。上班的路上，用“狼
狈”这个词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天
重在北郊（今北辰区）马庄，离我家比较
远，得坐公交车。那个年代的公交车太
挤了，车站黑压压一大片全是等车的
人，远远看见车来了，刚停下，门一开，
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往上挤，根本顾不上
排队。我是被人群挤上车的。不用扶，
别说摔倒了，连动一下都不可能。每到
一站，乘客就“摽门”，非得上车，但车上
哪儿还有地方？那也得玩了命地挤。
等我到了目的地，同样也是被别的乘客
挤下车的。落地后，两脚才算站稳。

上班也不带书包，拎个白色尼龙网
兜，兜住一个大号的铝饭盒，盛着满满
一盒饭菜。那时候的人特别能吃，带少

了吃不饱，下午三四点钟就饿了。到厂
里后，集体把饭盒放进锅炉房的熥饭箱
里，中午去拿饭，打开熥饭箱，热气扑面，
那味道说不上难闻，但也说不上好闻，反
正很独特。冬天车间有暖气，有时候就
把饭盒直接放到暖气上，也能焐热了。

在学徒期间，我认识了锻工车间的
蒋子龙。锻工车间加热炉的数量比我们
铸钢车间多，炉体体积也比我们车间
大。那时蒋子龙是锻工车间党支部副书
记，但我们仍按工厂惯例，喊他蒋师傅。

1971年夏天，我们工段的团支部组
织团员青年义务劳动。我刚进厂，没有
什么技术，只能帮忙清砂。看到天车吊
着钢件在空中来回运送，电气焊和风铲
响声不断，电焊的火光以及从钢水中喷
溅出的火花形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我
一下子激动起来，写了一首“诗”。正是
因为这首“诗”，我成了车间里的“诗人”，
被视为“人才”，在《天重厂报》上经常发
表通讯报道和短文。

车间团总支书记让我参与团总支办
报，当编辑，给了我提高的机会。我爱朗
诵，厂宣传科派我和结构车间的徐适生、
行政科的张师傅，还有蒋子龙师傅到天
津人民出版社参加活动，让我大开眼界。

1975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天
津召开，蒋子龙师傅参加了会议，会后创
作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此后他创
作了大量工厂题材的小说，包括《乔厂长
上任记》《三个起重工》《赤橙黄绿青蓝
紫》《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锅碗瓢盆交
响曲》等，成为著名作家。我们天重能走
出这样一位大作家，我也觉得特别骄傲。

退休后，我创立了“五子天地”文学
创作社，开设了公众号。这个名称来自
于我的小名——小五子，与“天地”联结，
我觉得便有了那么一点儿情怀，帮我圆
了年轻时的文学梦。

17岁进天重当工人，遇到了蒋子龙“蒋师傅”

火热诚挚的岁月

讲述

沂蒙二姐 把最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记者 郭晓莹

9 人物
2025年4月2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何玉新 美术编辑：卞锐

拍短视频展示生活

无人喝彩但仍快乐

沂蒙二姐的父亲做过八年乡村教师，喜欢
写、喜欢朗诵。她受父亲的影响，上小学时喜欢
语文，写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到了初中，偏科
更严重了，最让她头疼的是代数，后来干脆不学
了，上课读《红楼梦》，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我考不上高中，干脆放弃吧。初中毕业

后，在家待了几个月，闹着不想下地种田，不愿
意汗流浃背地干农活，便跟很多同龄人一样，去
离家不远的纺织厂当了挡车工。”她回忆说。
当她再见到上了高中、中专的同学时，就感

觉到后悔了。“他们在谈论某些问题、处理某些
问题时，都会有一个清晰的逻辑，因为他们读书
多。而我始终认为，我没有继续上学读书，我和
他们是有差距的，那种自卑感一直伴随着我。
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我需要学习。”
在纺织厂，她的工作就是让机器转起来，机

器一转，她的脑子也开始转，反复回味读过的杂
志、背诵的古诗文，慢慢养成了习惯。
她说：“那时候我就喜欢写，除了自己写，还

经常摘抄报纸杂志上的金句，摘抄美文中的只
言片语。好听的句子我会反复地记，不为什么，
只是看着就喜欢。对我来说，阅读的过程就是
一种享受。看过的书不一定能记住，但慢慢地
可能就融入思想中、化为自己的东西了。”

后来沂蒙二姐又换了一家纺织厂，仍是干
挡车工，前前后后十几年。其间结婚生
子，再后来工厂停产，她回归家庭。
“种田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婚
后，我在工厂上班也没耽误种田。
小时候不愿意种，后来还是都学
会了。”

春种秋收，2022年5月，农闲
时，沂蒙二姐开始拍摄短视频。
她特意换了件新衣裳，找了个没
人的地方拍，又开美颜、加滤镜，因
为对自己没信心，心想，年龄那么大，

又没文化，还拍视频展示啥？但是后
来，她就完全变成素颜了，干着农活，直接在

那里拍。穿什么衣裳也无所谓，不再在乎这些，
因为她觉得，这就是自己的生活，就是最真实的
自己。

可有时候她也会想：“认识我的人要是刷到
了视频，会不会笑话我？”没想到，第一次有人告
诉她，刷到她了，给她的反馈却是表扬和鼓励，让
她感觉，自己做这件事是对的。

沂蒙二姐说，那时丈夫对她拍视频表示很不
理解。“他觉得我耽误了农活，他会说，你像精神
病一样，又犯病了。我听了很伤心。其实他也没
错，因为在他眼中，一个农家妇女就应该好好干
活，洗衣做饭，因为别人都是这样的呀。”

夫妻间还因为这件事闹过小矛盾，不过沂蒙
二姐情商高，很轻易就把矛盾化解了。她说：“我
们一起干活，他就想着赶紧干完回家休息，而我
在那里想文案呀，想表达呀，他就生气。我有些
伤心，但我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努力和
他沟通。我说，你喜欢吸烟，喜欢打扑克，喜欢
玩，我不限制你，那我想做的事情，你也别限制
我。咱们可以达成一种平衡，我会尽可能把家务
处理好。”

刚开始，她只是发一些微小的感悟，一些生活
中的小片段，没敢发自己写的诗，怕被人笑话。后
来，她的孩子鼓励她，可以把你爱写的这些文字发
到网络上，这样也可以多一个保存方式。她才开始
创作诗句。

从2022年到2023年，她拍了一年短视频，没什
么人看。她跟自己较劲，觉得难过：“我要不要做下
去呀？但我内心的回答是很坚定的，因为那是我喜
欢的事，我能找到快乐，为什么要放弃呢？”

长在“蜜桃之都”

必须为家乡带货

同村有一位老人，七十多岁，在山上包了一片
香椿树。沂蒙二姐帮老人掰香椿，从山上背到山
下，装车运到县城的集市售卖。

2023年4月的一天早上，沂蒙二姐上山掰香椿，
想到头天晚上学到一篇短文，便把短文的内容稍微
改动了一下，拍了一段短视频。背景是那片香椿
树，她拿着自拍杆，一边掰香椿一边拍。那条短视
频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回应。从那之后，她似乎找到
了感觉，不断地续写、续拍，开始迅速“涨粉”。

第一次开直播，直播间里同时在线的人数达到
了4000人。要知道，一般刚开播的主播，直播间能
稳定在10个人都难。而“视频粉”和“直播粉”很明
显不是一类，也就是说，看视频的，可能不会看直
播，视频火了，不代表你的直播间就会有人。

至今，沂蒙二姐还对那次直播记忆犹新。“我的
天啊，评论、留言全是美文呀，我就在直播间读这些
留言。读的过程中，大家注意到我身后山上的香椿
树，就说，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挂在‘小黄

车’上？为什么不卖呢？你在那朗读、背诵，并不
耽误我们下单呀。我说，我不会弄啊！他们说，
你可以找村里的年轻人帮忙，很简单的！”

沂蒙二姐真的按照网友说的去做了，向邻村
一位宝妈求教，在她的指点下，把香椿挂到了“小
黄车”上，又做了包装、快递等准备工作。

那几天，她帮那位老人卖了好几百单香椿。
“我在直播间说，你只要觉得比你在菜市场买到
的便宜，就下单！我们掰下香椿，放到泡沫盒子
里，加上冰袋，现场发货。”那段日子，她每天4点
上山，一播七八个小时，到下午才下山，“山上的
香椿都是我在网上卖的！”她找到了快乐的源泉，
再累也不觉得累。“不断地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之
付出全力，一定会有收获。”

春天过后，桃子熟了。蒙阴县是“中国蜜桃
之都”，有悠久的蜜桃种植历史。沂蒙二姐尝试
直播卖桃，“我每天都做直播，播两三个小时，有
时播四五个小时，时间最长的一次，早上10点开
播，播到了次日凌晨1点。一开播就有人留言，这
种互动让我特别开心。”

她的直播和别的带货主播不太一样，“人家
开播都是一个劲儿地介绍产品，而我是天马行
空，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也许正在介绍
桃子，马上又去读美文了，因为网友留言的那些
文字太好了。”

有网友留言说：“二姐，你把那个产品往面前
一摆，我就来灵感，就想写美文，写完了自己都觉
得奇怪，这是我写的吗？还挺有水平的。”卖货与
读美文两不误，一边可以介绍家乡特产，一边还
能跟网友学文化，沂蒙二姐把直播间当成了免费
课堂。“我太喜欢网友的留言了，我的手机里有
1000多张截屏，都是直播间的留言，如果不截屏

就找不到了。”
通过直播，她把自家的桃子都卖出去了，“2024

年整个桃季，我们卖了两万单。”这下丈夫也服气
了。附近几个村子老乡家的桃子，她也在直播间帮
大家做推荐。

沂蒙二姐带动了各地主播来到蒙阴县，“他们
喜欢我、认可我，通过我的直播联系我，要来现场推
介桃子。我说，欢迎你们，来了我给你们做助播，因
为我了解桃子。我不收一分一毫的费用，完全是帮
助老乡。今年夏天，他们可能还会来我们这里做直
播卖桃子，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这里的桃子好吃。”

她带货的经验也渐渐丰富起来，明白了什么货
品容易带，什么货品不容易带。“有些品种的桃子不
适合在网上卖，因为熟了以后会立即爆皮，很好吃，
但不适合运输。也不是所有的农产品都适合通过
直播卖出去，比方说，今年我家种了很多土豆，我没
在网上卖，因为土豆的价格很便宜，快递费太高了，
挣不到钱。”

写她中年的焦虑彷徨

写她心安的幸福时光

没拍短视频之前，沂蒙二姐只是偷偷地写诗，
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更不想让邻居知道，所有人都
不知道她爱写诗。“我是深藏着的。因为我觉得，写
诗、写文章好像不符合我的身份，我就是个农民，没
自信，写出来的也根本不叫诗，不敢让人看，不敢让
别人知道我喜欢写诗。”

写诗、拍短视频，怎么才能让灵感源源不断？
沂蒙二姐说：“在那里干着农活，有可能灵感就来
了，我就把它记下来，晚上回味一下，这段文案就会

写得快一些。或者，有一个网友留言，一下子打开了
我的思路，也能写出自己的东西。我的脑子也会枯
竭，找不到灵感，写不出来，那就不写了，反正没有任
务，继续干活吧，不断地去干活、去忙碌，想表达的东
西可能就会油然而生。”

面对平凡的生活，她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这种
价值观，也是沂蒙二姐最想表达的。“我写得可能比
较土气，但我觉得这才是最真实、最接地气的东西。
我会把我喜欢的句子写进地瓜里、写进芋头里、写进
小米里，我用我认为好听的句子，表达我眼中的农产
品，表达我对生活的热爱。”她承认自己写得并不好，
没有什么文化积淀，没有太多的文化支撑，没有老师
教过她，但是，每一句都是她的真心话。

她说，无论如何，现在做的这些事，是她最想做
的。“我的快乐就是一有时间就赶紧想，要不要把视
频剪好、要不要去看看评论。这样一来，生活变得更
有乐趣了。”

在沂蒙二姐心里，一直都有诗和远方。“并不是
说，现在我做了短视频，才产生这个想法，而是一直
在我心里埋藏着。”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中年后
放弃了梦想，但她却一直坚持。“我喜欢看看山河湖
海，喜欢自由，喜欢那种奔放的感觉。比方说，在内
蒙古草原骑马的那种感觉，到高山上远眺的那种感
觉，拥抱波涛滚滚的大海的那种感觉……我喜欢豪
放的风格，所以我写东西也有那种影子，老是想写得
宽阔一点，可惜，自己看到的东西太少了。”

她想写出像李白那样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
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危楼高
百尺，手可摘星辰”，但遗憾的是自己没有那种感
触。“李白走了很多很多地方，看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而我没有。我看到的只是土地、农田、劳作，看到的
是丰收的果实，我不能去形容高楼大厦、城市的霓
虹，也很难去描绘名山大川，因为我接触不到，我想
表达也表达不了。”

所以，她想走出去多看看。“有人说，读万卷书不
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目前我阅人
的范围只是我身边的农民，跟我同样在农田里劳作
的这些婶子大娘、叔叔阿姨，我接触不到比我更有能
量的、知识面更广阔的、眼界更高的人，无法学到他
们的学识和见地。我希望拓展眼界，接触更大的世
界，这也就是我心底所谓的远方。”

沂蒙二姐的“粉丝”已经突破了100万，很多人
给她留言，虽然不能一一回复，因为数量太庞大了，
但她每一条留言都会认真地看。
“以往我总感觉，起码也得40岁以上的人，才可

能会喜欢我、关注我。我们总说代沟，时代发展得这
么快，两代人没法站在同一个思想维度上。但在我
看来，孩子们并不排斥长辈，只是缺少沟通。年轻人
的身上有朝气，思维很新颖，能给我很多启发。有年
轻人留言说，阿姨，我觉得我写得比你好呀，但没人
给我点赞，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还没有受
到那么多人的关注。我想说，如果你喜欢写东西，爱
好文学，但没人注意到你，可以来我的直播间展示。”
她说。

到了50多岁的年纪，沂蒙二姐仍觉得自己是朝
气蓬勃的，她说：“我打碎夕阳将稻谷染黄，也就是
说，我把人生融入了文字里，装进我对家乡特产的描
述里。别管多大年龄，你过你自己的日子，你走你自
己的路，有梦就去追，实现不实现不重要，追梦的过
程最精彩！拿我来说，我会一直种地，一直写我喜欢
的东西，坚持下去，因为这就是我的日常。”

（图片由沂蒙二姐提供）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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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二姐

本名吕玉霞，1973年
出生，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
坦埠镇农民。经过三年自媒
体实践，成为拥有百万“粉丝”
的“网红”，因坚持写诗，被

乡邻熟知。

“这个世界给了你什

么？世界赠予我辽阔的山

川，也赠予我起伏与波澜，世

界赠予我丰硕的田园，也赠

予我劳苦与辛酸。赠予我清

晨的磅礴，也赠予我黄昏的

缠绵，赠予我春的期盼，也赠

予我秋的狂欢。赠予我鸡零

狗碎的牵绊，也赠予我亲情

包裹的温暖，赠予我老槐树

漏下的光阴，也赠予我年轮

皴裂的伤痕。可您看，那炊

烟打结处，粗陶碗盛着星河

倒转，茧手数落的鸡零狗碎，

原是岁月串成的璎珞，正挂

在柴门轻叩的春风里，向我

们召唤。您接收到了吗？”

在《我爱你，中国》的旋

律之下，在满屏蓝天、碧野、

山冈、村庄的背景中，身着迷

彩服的沂蒙二姐，手握一把

野菜，满脸笑意地朗读着，收

获了难以计数的点赞、转发、

评论。

那些充满律动的诗句，

飘散着泥土的芬芳，饱含了

丰富的意象，更表达了这个

时代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挚

爱。难以想象的是，它真的

出自这位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的普通农民之手。

她不认为自己写的是

诗，而只是诗歌形式的顺口

溜。“不管别人给我冠以什么

样的标签，说我是田埂

诗人也好、田园诗人

也好，但我给自己

的定义，始终就是

一个热爱生活的

农民，是一个农

家妇女。”如她在

诗中所言：“这些

似诗非诗的文字，

流淌着泥土的气息，

承载着农人的渴望。”

她一直在思考：“人应

该努力，但一定需要一个远

大的理想吗？人可以接受自

己的平凡，有的人终其一生，

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一个

平凡的人，但平凡有错吗？

其实，很多平凡的人并不平

凡，有的人窗花剪得好、有的

人手工做得好、有的人菜炒

得好、有的人歌唱得好，但他

们可能没有舞台，或是没有

勇气去展示。”

沂蒙二姐说：“网友关注

我，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写

得好，也不是我表达得好，而

是因为我对生活的态度——

面对平凡的日常生活，我没

有得过且过，而是找到了快

乐的源泉。做自媒体之后，

在网络上不断发表自己的感

悟，很多朋友给了我鼓励，我

越来越有勇气和自信。”

天重青工合影

沂蒙二姐


